
兹游奇绝冠平生

庞华坚

一

元符三年（1100 年）6 月 20 日，年己过六旬的苏东坡因哲宗崩，徽宗即位，宽赦元祜 1 日臣，

得以奉召内迁，要从嫡居三年的海岛搭乘木船“量移廉州”（即在廉州等候任命，廉州为合浦旧称）。

那一日，琼州海峡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当夜，时近三更，七星低沉，云散月明，海色澄清。

须眉泛白的苏东坡独自站在船头遥望，回想岛上生活的 1000 多个日日夜夜，万千思绪齐涌心头，

在咸涩的海风中他吟诵：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诗在颠沛流离的境遇里体悟出朗朗天地中澄明的大静，这

些句子一经写出便成为众人争相传诵的励志名句。

其实，苏东坡的胸襟从来就很豁达，行动不拘小节。早些年，他头上顶着大西瓜，边唱边走，

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婆忍不住问： “翰林大人，你过去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

但苏东坡不恼，反而叫她“春梦婆”。他还喜欢在下雨天，戴着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淌

水而归，狗见狂吠，邻人大笑吼叫。而他却嬉笑吟诵“一蓑烟雨任平生”。

虽然苏东坡豁达，但是在这首诗歌的大静里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得出丝丝寂意，毕竟已经到了

他生命所剩无几的晚年时期。但也正因为一次次经历了命运的流离，甚至来到了被人称为天涯海

角的孤岛上细细品味孤苦和愁穷，是在身体这个躯壳日渐赢弱中一次次接受命运无情的巨浪抛打，

这样的体味比以往来得更猛烈，而心境也比任何时候更豁达。

我们无法知道夜不能寐的苏东坡当时心中的浪涛有多少褶皱，大概唯有辽阔的大海，唯有粼

粼的月光在他的诗句中闪烁出的不灭光芒，才可以承受得了他内心的汹涌。

苏东坡的灾难始于“乌台诗案”。

苏东坡之所以身陷其中，固然有政见不同的原因，但是“东坡何罪？独以名高”未尝不也是

一个重要因素。苏东坡横空出世的高贵笔墨几乎使他周围的所有笔墨一下子全部失去颜色，不引

起嫉恨才怪。

而“乌台诗案”事实上很大一个原因也正是苏东坡才高名重的后果。元丰二年（1079 年），苏

东坡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指证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

谤朝廷而逮捕入狱。御史李定、何正臣、舒直等人以苏东坡的《杭州纪事诗》等诗作为证据，说

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并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比如把苏东坡的“读

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说成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把“东海若知明主

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成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不对（苏东坡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么



可能认为兴修水利是错误的措施？）；把“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成是讽刺禁止人

民卖盐。总而言之，他们认定苏东坡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以死刑。在御史台

内遭到严刑拷问的苏东坡自己也认为难逃死罪了，极度悲伤满怀绝望之际，他给弟弟苏辙写下诀

别诗两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

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

凄，风动琅挡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诗将呈交神宗皇帝。殊不知宋神

宗读到苏东坡的绝命诗时，不禁为他的才华所折服，于是在王安石以及当朝多人的劝说下，下令

将被拘禁近百日的苏东坡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因此销结。

真是福也因诗，祸也因诗。

命保住了，但是流放之灾从此开始。对于苏东坡个人来说，流放自然是苦难，但是对于促进

全国文化交流来说，苏东坡苦难的开始从文化交流这个角度来说，似乎算不上是坏事。

也幸好苏东坡生性豁达，虽然被贬到悬于海外的南方边远荒岛上，经历了九死一生，但是他

对此遭遇却并不怨恨，而把这次被贬南行，垂老投荒，看成是平生最为难得的一次见闻奇绝的游

历，由此感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东坡此番胸襟，实非寻常人可比拟！

苏东坡说的“九死”其言不虚。他自己记载的海南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

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也”。1000 年前宋朝的海

南岛并非如今繁华之地，而是对汉人防范有加的黎人聚居地，是中国文化藩篱之外，比岭南更“南

蛮”的海外。把大文豪苏东坡流放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地方，无异置之于死地！也正因此，

发配到海南岛的官员中，常常十死九不能生还。朝廷也把流放海南岛视为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或者

厌恶之士的一种极端手段。有意思是历朝历代被贬海南岛的名臣名士，几乎没有落沦荒岛的。唐

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赵鼎及宋代大学士李光、胡全等人，也曾因各种原因也被发配至

海南岛。他们和苏东坡一样，虽万里投荒，均不易其人中豪杰大志，所到之处便兴文化，办教育，

活经济，为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被后人引以为傲而崇敬流芳。

苏东坡从海南儋州渡海登陆广东徐闻，冒雨住兴廉村净行院。放下行囊，面对滂沱大雨，苏

东坡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夜雨宿净行院》：

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虚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那一场大雨，在我看来是一场著名的大雨。雨越大，屋檐下的苏东坡越寂静。一个 60 多岁的

老头，奔波劳累，劫后余生，回望自己的一辈子，此情此景，怎一个“凄凉”了得！

二

因为机缘巧合，苏东坡来到了合浦。对于在谪居之地备受愁穷潦倒困扰的苏东坡来说，合浦

这块山辉川媚之地犹如是无比安静的港湾，接纳了他颠簸太久的心灵，给了他失去了已久的安静。

当风尘仆仆的苏东坡携幼儿苏过及仆人来到合浦，恭候已久的太守张左藏和当地名士邓拟、

刘几仲等人马上把劳累不堪的他们接到环境优美的邓氏园林清乐轩安顿下来。当朝者不一定特别



赏识苏东坡，但是像苏东坡这样的人，实在是上天赐予世间的厚礼，人们对他礼遇有加不是什么

奇怪的事情。在此后北归途中，苏东坡所经过的地方，也无一例外，都受到当地官员的盛情招待

和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

字、讲学。

位于合浦廉州城东北的邓拟园林长春亭是苏东坡暂居廉州的驻足之处。他与张左藏、刘几仲、

邓拟等人经常在这个绿柳环绕，百鸟啭鸣的亭子中诗酒唱和，奔波劳顿的日子终于得以暂且安定。

一个 63 岁的老人，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遭受挫折而被逼经年累月千里跋涉，身体不会不受到严

重的损伤。他太需要歇歇了。

其实不必计算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后被逼跑了多少路程，仅看一看他从海南返北登岸后，

对从徐闻到合浦县城百余里的路的感受，就足以知其艰辛，知其太需要让疲惫的身心稍稍放松一

下了！

苏东坡在《书合浦舟行》里这样记载：

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

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般。或劝乘蜒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旅宿大海中，天

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大息，吾何数此险也！ 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于在旁酣睡，呼

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 “天未欲丧是也，吾辈

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不过苏东坡也算是幸运的了。晚年谪居岭南前后七年，虽然是备受折磨，好歹还保存了虽然

赢弱但还算完好之躯回到大陆，家人却已在他流放期间有九口人丧亡了。命运如此无情，呜呼！

虽然如此，但苏东坡乐观性情依然未曾褪减。他在合浦暂住期间，和张左藏、刘几仲、邓拟

等人品茗谈诗，心底因长期被流放而积压下来的忧郁，渐渐得以释放，心情也一天比一天舒缓，

其豪放诗情慢慢又飞扬起来了。

有一天，张左藏叫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苏东坡才品尝了几颗就赞不绝口，大赞

“佳品、佳品，质味殊绝，可与荔枝匹敌”，手沾龙眼香甜挥毫写下：

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父祖。

端如柑与橘，未易相可否。

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

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

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

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

独使皱皮生，弄色映雕俎。

蛮荒非汝辱，幸免妃予污。

恢复了元气的苏东坡于是在合浦寻友访胜。三廉古刹东山寺是苏东坡倾心之处， “以诗名岭

外”的东山寺主持“合浦俞上人”更是苏东坡有意结交的高人。无奈苏东坡寻访东山寺时他已“访

道南岳”去了。但是主持似乎知道苏东坡会来寻访他一样，离寺时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闲伴



孤云自在飞”的诗句。苏东坡寻友不着，颇为惆怅，只能“戏和其韵”：“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

凌空自在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衲几时归。”

苏东坡还去瞻仰远近闻名的还珠亭，赞叹南珠殊美的同时感慨珠民苦楚：“曾驱万民入渊底，

怎奈孟尝去不还？”

游览著名的海角亭时，苏东坡用“万里瞻天”四个大字，袒露出诗人阔大的胸怀，表达了自

己对家国的深切怀念。苏东坡手书的这四个大字，至今仍悬挂在合浦廉州中学海角亭内，成为激

励和照耀一代又一代学子求实进取的“明灯”。

苏东坡在合浦暂住的两个月，留下了的众多篇章，数百年来一直润泽着合浦这块土地。他留

下的足迹在时光中如同珍珠一样熠熠发光。

三

苏东坡在合浦体会到了晚年生活中难得的平静。他如同卸下枷锁，内心有得以离岛还北的轻

松，有行动相对自由的惬意。两个月后，苏东坡将得到任命又要启程。他要去湖南永州任职。在

去永州的半途中，他又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可以说是命运又一次嘲弄了

苏东坡。如果不是这样曲折、迟到的命令，苏东坡从海南直接到广州，他将能与居住在广州方向

的诸多亲人见上最后一面。

在合浦安静生活的这两个月，离他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8 月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已

经没有多久。这平静的两个月，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了！

在合浦，苏东坡其实已经提前和这个世界作了告别。

当时罹遭贬逐的人，大多已登鬼录。就是苏东坡的至亲也有多人死去。元卅七年东坡次子苏

遁夭折，不久爱妾朝云又病逝于惠州，亲人离散，身边只有小儿苏过一直陪伴着他。年逾六旬的

老人与挚友石康县令欧阳晦夫得以

在合浦久别重逢， “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执手俱纨澜”，确实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与

苏东坡意外相逢让欧阳晦夫惊喜万分，他的妻子为苏东坡缝头巾，儿子为给苏东坡送琴枕。异常

欣慰的苏东坡心怀感激之情写下了《欧阳晦夫画茆庵》、《晦夫惠琴枕》、《谢晦夫惠接罗琴枕》等

诗作相赠留念。那个时候，除了仅凭一腔才情诗词回赠挚情，颠沛流离的苏东坡还能怎么样！

苏东坡在合浦住了两个月之后，即将要去永州任职。8 月 22 日，秋高气爽，张左藏、刘几仲、

邓拟等人在清乐轩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席间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袅袅动人，坐客惊叹笙箫之

声抑扬往返，似从白云传来，认真聆听，方知是饼笙。苏东坡于是即席作《餅笙诗》，以呈心迹：

孤云吟风细冷冷，独茧长缫女娲笙。

陋哉石鼎逢弥明，蚯蚓窍作苍蝇声。

饼中宫商自相赓，昭文无亏亦无成。

东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劳吾耳鸣。

不久，朝廷任命苏东坡为舒州团练副使，临行前夕，他又写了《留别廉州张左藏》，感谢好友

情谊：



编萑以苴猪，瑾涂以涂之。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

好在真一酒，为我载宗资。

8 月 29 日那天，苏东坡要离开合浦了，张左藏和刘几仲等人在滔滔南去的南流江与苏东坡畔

黯然拱别。苏东坡乘木筏溯南流江而上，经博白，过玉林到藤县，9 月底自梧州北归。从此，苏东

坡多年来的流放生活才告结束，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


